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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c research has garnered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nations due to its important role in advanc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basic research, this article innovatively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potential of basic research." Building upon this, it conducts a forward-looking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innovation potential of basic research. This discourse undersc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enhancing China's evaluation system of basic research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xisting issues in the research of basic research innovation potential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ystematic exploration of innovation potential of basic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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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科技革命的不断发展以及科技竞争的持续加剧，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发展的“基石”和“引擎”的重要作用日益为各国政府所重视，面向基础研究领域的战略部署不断被各国政府提上议程。以“中兴事件”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技术制裁等事件暴露了我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薄弱之处和不足。为了在新一轮的科技发展浪潮中占据一席之地，早日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我国政府先后提出《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以及《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等政策文件以推动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2023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1]再次指出要将加强基础研究纳入重要科技工作日程当中，加大基础研究政策支持，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尤其是原创性基础研究的发展，预测未来发展重点并抢占先机极为关键。创新潜力是判断研究对象未来发展能力及发展前景的重要指标。从创新潜力角度入手对我国基础研究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并建立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体系，不仅是前瞻性研判我国重要基础研究领域未来发展潜力的有效手段，而且将为优化我国基础研究发展布局、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效率与基础研究创新能力提供重要决策依据。因此，在当前我国需着力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加快推动高质量科技创新的新形势下，亟需开展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研究，探索建立我国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体系，为我国基础研究发展提供指导和决策支撑。
2 基础研究创新潜力内涵及相关概念辨析
2.1 基础研究
一般而言，基础研究是指科研人员为了探索未知的理论知识或事物发展规律等而进行的理论性或实验性的研究[2]。现代以来，“基础研究”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的Vannevar Bush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一书中提出。Bush[3]认为，基础研究应当是一种“不考虑实际需求情况下”对基础知识的探求，即理论基础研究或纯基础研究。1964年，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编写并出版的第一版《调查研究与发展（R&D）活动标准规范》中将基础研究定义为“主要为科学知识的增加而进行的没有特定应用或用途的研究工作”。
Donald Stokes在《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中对近代科学发展以来的基础研究以及应用研究进行梳理分析后，基于生物学家L.Pasteur的研究方式，引入了“科学研究象限模型”以解释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其中，Stokes[4]将只进行理论知识研究而不考虑实际应用的纯基础研究命名为“波尔象限”。
1964年，中科院公布试行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条例》当中将我国的研究任务划分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推广研究”。在这里，“基础研究”多指具有一定探索性的基本研究。
2006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文中将基础研究定义为“在坚持服务国家目标与鼓励自由探索的要求下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和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研究。”[5] 
2021年的两院院士大会暨中国科协全国代表大会中，习近平[6]指出基础研究要“推进对宇宙演化、意识本质、物质结构、生命起源等的探索和发现，拓展认识自然的边界，开辟新的认知疆域。” 
通过对国内外基础研究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总结，结合我国制定科技发展战略时所提出的发展规划，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国所提出的“基础研究”将主要是指科研人员为获得新的知识理论，发现新的自然现象或规律而进行的理论性或实验性的纯基础研究。
2.2 创新潜力
创新是指创新主体根据自身所掌握的知识与能力，在基于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或改进出新的、具有一定价值的事物[7]。潜力则是指存在于主体内部的，尚未表现出的能力[7]，这种能力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转化从而推动主体发展。
1912年，奥地利经济学家J.A.Schumpeter在其完成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理论”。在该理论中，Schumpeter[8]指出“创新是从生产函数出发，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变化实现的新组合。”林晶[9]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入手，将科学创新定义为“科学主体依据自身目的，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凭借一定的中介使客体转换形态，从而使客体及其过程发生新质效益、效用、效能的辩证否定。”
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人本主义学派的观点当中，创造力与潜能是人与生俱来的特性。他们将个体潜能的表现与创造力联系起来，认为个体潜能的发掘与释放需要由个体不断进行创造而展现。李传新[10]将创造力定义为主体的创造力，即为各种创造能力的总和。由于创造力这一概念在表述时既可以指代隐藏在创造主体内部的能力，又可以描述反映主体创造力的外部表现，进而产生表述混乱的问题。因此李传新将创造力进行拆解提出了创造潜力和创造显力两个概念，并将创造潜力定义为主体本身具有的创造力。由于创造与创新的本质内涵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且创新一词的使用程度更高，因此将以创新潜力一词代替创造潜力。
1995年，Chris Freeman[11]将“创新潜力”这一概念引入到国家创新体系当中以解释创新体系发展历程，阐述发展生产、经济、社会和组织潜力的途径。2005年，Aleksander Żołnierski[12]在分析企业创新潜力时认为创新潜力分别由内部创新潜力和外部创新来源构成。其中，内部创新潜力主要包括企业人力资源（知识经验、技术、信息资源管理方式）、研究开发（研发机构、所开展的研究工作）以及企业技术（计算机信息技术、设备设施、技术发展程度）等，外部创新来源主要包括高校、科研机构、竞争公司、客户和供应商等。2022年，Shvindina[13]等人在对工业企业竞争力进行创新潜力分析时提出创新潜力是当前创新绩效实现情况与基于现有创新能力所能达到的潜在结果之间的差异。
综合国内外对于创新潜力的定义，我们可以将创新潜力具体解释为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在现有发展基础之上有效借助外部因素的作用，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进行发明创造的潜在能力。
根据创新主体性质的不同，创新潜力可以分为国家创新潜力、社会创新潜力、个人创新潜力等。本文所关注的是创新主体在基础研究领域层面的创新潜力即基础研究的创新潜力，因此下文所涉及的创新潜力及相关内容均将围绕基础研究展开。
2.3 基础研究创新潜力
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缺乏明确系统的有关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的研究，因此，作为相关研究的基点，有必要对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这一概念进行界定。
通过对上文所提出的“创新潜力”概念进行分析，结合“基础研究”定义，我们认为基础研究的创新潜力是指在特定领域，基于已有知识和科研条件，科研主体在外部因素影响和干预下，通过充分激发自身能动性并挖掘其内部要素潜能，通过开展理论性或实验性的研究以发现新的知识、自然现象及规律等的能力。其中，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主体主要包括特定领域开展科研活动的科研人员、科研团队、高校、科研机构及科研组织等，影响和干预科研主体的外部要素主要包括如经济发展情况、国家政策导向、科技发展环境、科研资源（人才、经费、基础设施等）配置等，而研究主体自身的内部因素则主要由研究基础、研究动机以及研究能力等因素组成。
2.4 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
如前所述，由于目前尚缺乏有关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的研究，故对于“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的分析和界定基于“创新潜力评估”相关研究进展的总结和梳理展开，以期为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体系研究提供借鉴。
国外方面，Irina Glebova[14]进行区域创新潜力评估时以科学潜力、人员潜力、技术潜力、金融和经济潜力以及信息网络数量等为指标分类进行区域创新潜力评价体系构建。Rahmat Fadhil[15]等人在分析咖啡农工业创新潜力时从企业战略规划、市场营销、技术、质量和环境、物流以及人力资源六方面进行评估。Iryna Lomachynska[16]认为创新潜力在全球化的当下对于评估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因此在分析欧盟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竞争力的影响情况时采用“资源结果”方法即从科学、人才、技术、财政和经济、信息资源以及创新有效性等方面进行指标选择。Jevgenij Gladevich[17]在对比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白俄罗斯三国国家创新潜力时选取科学技术和教育资源、劳动力资源、经费投入、基础设施以及生态健康五方面构建评价体系。Hanna Shvindina[13]等人从互动与多样性（劳动力多样性、产业集群、国际合作发明）、研究与发展（成果、专利、研发支出、研究机构）、商业化创新、商业创新动态、人才激励以及创新市场等角度对跨国产业竞争力进行创新潜力评估。
国内方面，陈莞[18]在计算城市科技潜力时认为城市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因此引入专利数据作为技术进步的表征，城市GDP作为经济发展的衡量指标并以与其他城市间的公路里程数作为空间可达性的指标参考进行科技潜力计算。李佳洺[19]在分析城市创新空间潜力时从核心要素（产业集聚区）、科技基础设施（产业集聚区、科研院所）、创新环境（产业园区）以及创新支撑条件（自然环境、空间可达性、公共服务设施）四方面因素进行体系构建。王纪武[20]从创新主体需求出发，以创新生产要素以及创新环境要素为一级指标，以创新驱动、创新资源、创新物质环境以及创新非物质环境四要素为二级指标构建区域创新发展潜力评价体系。贝淑华[21]认为衡量区域技术创新能力需要同时考虑技术创新的投入与产出以及影响技术创新的环境条件，因此以技术投入、技术产出以及发展环境三方面入手选取指标构建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张铭洺[22]在对中、美、日医药创新能力与潜力进行对比分析时从临床试验开展数量、药物研发机构数量、药物数量、专利数量以及文献专著发表情况等方面入手评判。
通过对国内外创新潜力评估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后发现，当前国外有关创新潜力评估的研究多集中面向国家或地区的区域建设、经济发展、工业产业以及科技创新等进行创新潜力评估体系构建。国内研究则多针对城市发展、行业进步以及技术创新等开展创新潜力评估体系研究和设计。综合国内外创新潜力评估体系建设情况可以看到，当前创新潜力评估体系研究普遍集中于国家经济发展、城市地区建设、产业技术创新等领域，对于基础研究领域本身则鲜有涉及。而对于创新潜力评估体系设计构建，指标选取则多从外部环境因素（如经济发展情况、科技发展水平、自然环境、研究氛围等）、内部目标因素（如战略规划、发展目标等）、研究投入因素（如科研人员、经费、基础设施等）以及研究产出因素（如论文专著、成果专利、产品技术等）等角度进行考量。
综合上文所提出的“基础研究创新潜力”概念以及有关创新潜力评估体系构建情况，本文将“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概括为通过对目标领域发展现状、影响科研主体创新的科研主体自身内部要素以及影响科研主体创新的外部要素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进而实现对整个目标领域创新潜能与前景进行科学研判的过程。其中，对目标领域发展现状的考察主要涉及目标领域的知识基础、人才储备、已有成果以及领域/学科影响力等方面。
3 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及其评估体系研究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健全与基础研究长周期相匹配的科技评价体系。建立适应我国基础研究发展情况的评估体系不仅能够激发科研人员的工作热情，实现研究资源的合理分配，更能提高我国基础研究创新能力。作为科技创新发展的“指挥棒”，不断构建完善我国基础研究评估体系刻不容缓。
通过对我国与基础研究评估有关的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当前我国基础研究评估重点关注基础研究的后端，以事后评估为主如成果评估、绩效评估等，而较少关注基础研究的前端即缺乏事前评估。事前评估的开展不仅能够科学、客观地评估研究对象未来发展前景，同时能够为后续研究投入提供参考借鉴，明晰研究开展的可行性。事前评估的缺乏使得我国基础研究评估整体缺少了极为重要的一环，在推进我国基础研究发展过程时可能会产生研究课题盲目选择、研究资源过度投入、研究周期无效延长等问题。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及其评估体系的提出不仅有助于改善我国评估体系建设中忽略事前评估的现状，指导我国基础研究的有序开展，同时对于完善我国基础研究全链条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3.1 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研究
基础研究以其所具有的“基础性”、“先导性”等特点，逐渐在科学发展研究中显现作用。各学科领域竞相引入基础研究相关理论研究，回归研究基础，以期实现研究方向进一步的突破与发展。作为构成基础研究理论的一部分，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研究的开展能够细致而深入地将研究对象未来发展过程中的创新潜力表征出来，从而为基础研究的后续发展提供参考。
通过对上文所提出的“基础研究创新潜力”概念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开展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研究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明确研究对象创新的内驱因素即研究对象自身所具备创新能力和基础；（2）明确支持研究对象创新的外驱因素即外部条件及环境。开展有关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的系统研究，不仅能够获得有关研究主体在研究领域层面创新潜力发挥影响因素等的规律性认识，而且有助于全面认识目标领域本身发展现状（包括知识基础、研究力量分布、发展阶段等）以及促进领域发展的环境与支撑条件等创新驱动要素，从而能够为科研人员、研究机构以及决策部门研判领域未来发展趋势及方向、确定未来科技发展布局等提供科学依据，进而有针对性地实施人才投入、资源分配、经费支持等配套举措，推动引导性政策出台，最终继续作用于目标领域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为目标领域基础理论向应用基础研究转化，实现“技术化”、“实体化”提供基础。
 3.2 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体系研究
作为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研究的具体应用，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体系的建立将在推动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与基础研究评估体系完善的同时，助力我国基础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1）开展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是完善基础研究评估体系的有效路径。基于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研究，探索构建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体系能够有效弥补我国目前在基础研究评估中前置评估和事前评估不足的短板，将为我国基础研究评估改革、全面建立符合科技创新发展趋势和满足新时期我国科技创新发展需求的国家基础研究评估体系提供重要借鉴。
（2）开展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体系研究是激发研究主体创新动力的重要手段。构建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体系将有助于研究主体正确认识自身优势并把握国家重大需求和学科领域前沿，从而准确定位既符合自身兴趣和能力，又满足国家战略需求、面向领域前沿的研究方向，这将使其创新能动性和积极性得以充分激发，提升其科研效率，进而实现科研创新由被动向主动转变，成为科技创新的引领者，推动我国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3）开展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体系研究将为我国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布局提供关键科学依据。在学科交叉融合、科研范式变革的新形势下，基础研究模式正在发生转变。如何把握基础研究最新的发展规律，是破解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瓶颈问题的关键所在。构建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体系有助于实时准确把握基础研究发展现状及其趋势、基础研究创新主体本身的特点及其需求以及推动基础研究创新所需的外部条件，从而能够为统筹规划基础研究布局、明确基础研究发展方向和模式、优化基础研究资源配置提供决策支撑。
4 关于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及其评估体系研究的思考
随着我国《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等文件的出台，基础研究在我国科技发展整体布局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大，经济资源投入逐渐增加。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场合当中更是屡次强调了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强化基础研究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成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从事基础研究的单位及个人将不断增加，制定配套合理的评估体系及标准是当前规范与引导基础研究发展急需完成的工作。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体系作为事前评估的代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能够更好地为我国发展原创性基础研究提供引导，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4.1 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目前在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概念界定不明晰，理论研究尚存空白。对任何研究领域而言，科学统一界定核心概念是开展系统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后发现，当前针对“基础研究创新潜力”所开展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少，概念界定尚不明确。在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撑之下，盲目开展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体系研究并将其应用于实践后终将如“丰墙峭址”一般崩塌。基础研究本身具有明显的自由探索性质，同时不同学科之间在学科特性和发展状况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而不同领域的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的表现形式可能明显不同。因此，分析不同领域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的具体理论表述并发现共性，进而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能够揭示其特质的基础研究创新潜力概念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为此，首先需要厘清在科技创新新形势下基础研究创新特征，基于此，从一般基础研究创新机制入手，开展共性层面的基础研究创新潜力基本影响因素研究。最后，需要结合我国整体科技创新及基础研究发展实际，针对不同领域，从研究目的与动机、学科发展时间、学术影响范围、成果产出、资源配置、人才培养与发展以及政策环境等能够反映创新潜力的角度入手进行针对性分析，在最终形成统一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研究创新潜力概念的同时，完成基础研究创新潜力基本理论框架及体系构建。
4.2 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体系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发展建议
目前在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体系研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评估体系不健全，缺乏实践验证。评估体系的建立是系统开展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应用与实践的前提和基础。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体系的构建需要深入剖析基础研究创新潜力概念，结合研究对象学科领域特点，选取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指标进行指标体系建设方能实现。由于我国全面发展基础科学研究，增加原创性基础研究成果的政策提出时间较短，国内相关学科的新一轮基础研究尚未开展或发展刚起步，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概念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因此，目前构建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体系尚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尚无法建立起具有参考指导性作用的基础研究创新潜力整体评估体系。而在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概念及评估体系不清晰、不成熟的情况下，针对具体领域盲目开展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实践则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实践的缺乏一方面会影响我国基础研究的学科发展、整体布局安排等问题，另一方面将影响理论研究与评估体系进一步的修改补充与优化，最终导致我国的基础研究无法实现高质量发展。针对上述问题，就有关现阶段开展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体系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1）明确评估标准，建立评估框架。系统开展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研究的首要环节即是基于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研究成果，结合基础研究特征，明确评估标准，建立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体系框架。其中，基础研究的特征要深挖基础研究概念；评估标准须符合当前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现状和现实需求；评估体系框架将框定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边界，确定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核心内容和主要维度。
（2）遴选关键评估指标，构建评估指标体系。作为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体系研究的核心内容，需要在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框架下，根据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研究所界定的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特征及其影响要素，结合专家咨询等方法遴选能够有效表征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的指标集，并进一步对指标进行优化，以确保其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代表性。基于此，完成各指标的关系表达和量化表征，最终形成完整的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指标体系。
（3）开展多领域实证，验证评估体系的有效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开展广泛的实证分析，才能验证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及其评估体系的有效性，同时这也是使之不断完善并最终应用于现实评估的必由之路。开展实证分析，需要同时从多领域入手，选取包括成熟领域、新兴领域、冷门领域及热点领域在内的不同领域，通过分析不同领域特定发展时间段各指标量化结果，并将其与领域实际发展特征进行对比，从而验证所提出的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及其评估体系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为后续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体系实际应用于国家基础研究评估提供重要参考并进而为国家基础研究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在系统梳理基础研究以及创新潜力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前瞻性地提出了关于开展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研究的构想，并创新性地提出了“基础研究创新潜力”以及“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概念，基于此分析了开展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研究及其评估体系对于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在基础研究创新潜力及其评估体系研究方面尚存在理论和实践空白，亟待开展从基础研究创新潜力关键概念界定到基础理论体系完善直至评估体系构建整个研究链的布局。鉴于此，本文进一步就未来我国如何开展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及其评估体系研究提出了相关建议和具体思路。
当前完善基础研究评估体系已成为助力我国实现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战略举措。结合我国基础研究发展需求，前瞻性地开展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及其评估体系研究将为新形势下探索我国基础研究评估理论体系发展和基础研究评估改革路径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基础研究创新潜力理论将为新时期我国基础研究评估机制改革提供重要科学依据；基础研究创新潜力评估体系的构建将有效弥补我国目前基础研究评估事前评估缺失的短板，是顺应科技创新发展趋势，改革基础研究评估机制，完善基础研究评估体系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1] 新华社.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EB/OL].（2023-02-22）[2023-03-13]. http://www.gov.cn/xinwen/2023-02/22/content_5742718.htm.
[2] 袁世全. 中国百科大辞典 [M].华夏出版社,1990.
[3] BUSH V. 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 [M].中信出版集团,2021.
[4] E.STOKES D. Pasteur's Quadrant:Basic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科学出版社,1999.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EB/OL].（2006-02-09）[2023-03-13]. http://www.gov.cn/jrzg/2006-02/09/content_183787.htm.
[6] 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EB/OL].（2021-05-28）[2023-03-13].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5/28/c_1127505377.htm.
[7] 编委会 现. 现代汉语大词典 [M].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8] SCHUMPETER J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地震出版社,2021.
[9] 林晶. 创新概念进入科学哲学论域的认识论意义 [J].东北师大学报，2004,(05): 73-6.
[10] 李传新. 论创造力概念的阐释 [J].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01): 65-8.
[11] FREEMAN C. The'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
[12] ALEKSANDER Z. Potencjal innowacyjny polskich małych i sredniej wielkosci przedsiebiorstw [J]. Warszawa: Polska Agencja Rozwoju Przedsiebiorczosci,2005.
[13] SHVINDINA H, TARANIUK L, KOTENKO S, et al. CROSS-COUNTRY ANALYSIS OF COMPETITIVENESS TOWARDS INNOVATION POTENTIAL ASSESSMENT FOR INDUSTRIALS [J]. J E Eur Cent Asian Res, 2022, 9(2): 165-82.
[14] GLEBOVA I, KOTENKOVA S. Evaluatio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Potential in Russia;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pplied Economics (ICOAE), Mediterranean Agron Inst Chania, Chania, GREECE, F Jul 03-05, 2014 [C]. Elsevier Science Bv: AMSTERDAM, 2014.
[15] FADHIL R, MAARIF M S, BANTACUT T, et al. Assessment of Innovation Potential of Gayo Coffee Agroindustry [J].Qual Innov Prosper, 2017, 21(3): 114-26.
[16] LOMACHYNSKA I, PODGORNA I. INNOVATION POTENTIAL: IMPACT ON THE NATIONAL ECONOMY'S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U DEVELOPED COUNTRIES [J].Balt J Econ Stud, 2018, 4(1): 262-70.
[17] GLADEVICH J. ASSESSMENT OF THE INNOVATION POTENTIAL OF THE REGIONS OF LATVIA, LITHUANIA AND BELARUS [J].Entrepreneurship Sustain, 2022, 10(1): 293-327.
[18] 陈莞, 谢富纪. 大都市圈创新系统城市科技潜力研究 [J]. 科研管理, 2010, 31(03): 61-7+126.
[19] 李佳洺, 张文忠, 马仁峰, et al. 城市创新空间潜力分析框架及应用——以杭州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6, 36(12): 224-32.
[20] 王纪武, 刘妮娜. 杭州市9区创新发展潜力评价研究 [J]. 经济地理, 2020, 40(11): 105-11.
[21] 贝淑华, 王圆, 沈杰. 基于因子分析的江苏省技术创新能力评价 [J]. 科技管理研究, 2021, 41(12): 77-82.
[22] 张铭洺, 茅宁莹. 基于动态TOPSIS法的中、美、日医药创新能力与潜力评价研究 [J]. 科技管理研究, 2020, 40(21): 23-30.



作者简介：王啸坤（1999—），男，山东烟台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评价；张树良（1973—），通信作者，男，河南荥阳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评价、情报学理论与方法、科技信息分析方法。

1

